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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地 理

□ 周学朝

地处祖国西南地区的大理，向来
被诗意地称为“丽山丽水丽人”“文献
名邦”和“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
之地。洱海八景，随着一年四季的地
理气候不同以及观察者的视觉不同，
都会呈现不同的景色。

“山海大观”奇景，是随着四季变化
构思出新的一幅幅图画。远眺苍山十
九峰，绵延若屏，白雪皑皑，显得晶莹剔
透；近看洱海如镜，一座山光水色之城，
犹如漂浮在“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
时环翠屏”中，把我的思绪一次又一次
地拉回到了古老的大理国城墙，井井有条
的街道，古朴的白族民家院落，干净勤
快的下关凉风，以及每一座古旧的碑
铭，甚至是每一间老屋，每一角飞檐，每
一块石头，每一条溪水，每一朵彩云……
都映入在我开阔的视界里。

“金梭烟云”奇观，也称“三岛烟
云”，是洱海中的金岛、赤文岛和玉几
岛三块陆地。三岛在洱海中，有的三
面环水，有的四面环水，又与渔村毗
邻，和临寨息息相通。每当彩云倒映
于水面，湖光粼粼，透出十分神秘的色
彩；每当山色空蒙时，水光潋滟，行舟
环绕三岛周围的湖面上，我曾有过隐
隐约约在烟云中穿行的感觉，犹如心
驰神往地误入蓬莱仙境，陶然而醉，流

连忘返。
“海镜天开”奇观，位于洱海东岸南

端的罗荃半岛景区。那里的天镜阁三
面临水，南面与金梭岛隔水相望，形成
内湖，景色超然。每当洱海水清如镜的
时候，如果能有幸在大理春天的太阳、
夏天的彩虹、秋天的月亮、冬天的雪花
下观景，那灿烂的阳光，那极妙的月光
水色，那金色的云彩悠悠飘荡，那季节
变迁的朝暮变化间，美景犹如变化在洱
海画册中，一页一页翻起，在“天光云影
共徘徊”中徐徐展开，又在我的脑海中
串起来欣赏，真让我想入非非，心旷神
怡。若能登阁俯瞰洱海全景，可领略地
势的雄奇险峻，令人赞叹。

“岚霭普陀”奇观，在金梭岛北约
十公里的湖面上，浮着一块孤零零的
巨岩，形如方印，上有一座阁楼。据说
那块巨石是观音留下的填海印。清
晨，乘小舟游览小普陀附近水域，眼前
便会展现出这样一幅美景：湖面上雾
气袅袅，小普陀时隐时现，那种感觉宛
如在月宫中飘游；弃船登上小普陀，只
见四周雾气涌动，犹如披着洁白的轻
纱，恍若误入神仙境地。若是冬季，红
嘴鸥群聚，更使得洱海岛屿生机盎然。

“沧海渔舟”奇观，又叫“碧波渔
舟”，每当早晨，洱海渔舟纷纷起帆，一
艘接一艘，在日出、朝霞、云雾的相互
衬托下，前面的帆影逐渐远去，又在烟

雾中淡出一幅“烟波森林见渔舟，吹彻
江天境里歌”的画面；傍晚暮归，又构
成“风里浪花吹又白”的诗意画面。这
时，在我的感知里，那是一种悠悠荡舟
捕鱼收获的情趣，仿佛身处静静消失
在无限空间的梦幻里，最后感受到的
是一种久违的温馨，一种静谧的祥和，
一种超然的淡泊。

“四阁风涛”奇观，四阁指洱海东
边的天镜阁，西边的浩然阁，北边的水
月阁，南边的珠海阁，飞檐翘角，四面
有窗，是观景的好处所。每当阳光明
媚的春天，登阁远眺，远处可见隐约的
黛山，突兀挺立；近处浩瀚的湖面，村
庄里桃红柳绿，田野里麦青菜花黄，随
风摆动，尽收眼底。每当秋冬季节，下
关风吹来，可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的美妙景致。我荡着小
船一边摇着船桨，一边听涛声，感觉波
涛拍打着嶙峋的礁石，好似激情豪迈
地弹奏起苍洱脉搏的律动，唱响洱海
的生命之歌，让人惊心动魄而又亲切
感人。

“海水秋色”奇观，秋天的洱海水，
落英缤纷，如秋的眼泪。雨后洱海的
颜色又是蔚蓝一片，给人的感觉不是
华美，而是厚重和深沉。若是晚霞当
空，水天一色，彩绸舞动，婀娜多姿，变
幻无穷，绚丽妖娆，宛如仙境。这种湖
水秋意的最珍贵之处，在于滋养了一

代代大理人，更孕育了璀璨的苍洱文
明，成就了大理的风采、大理的气质、
大理的和顺、大理的涵养。

“洱海映月”奇观，大理的洱海，湖
面辽阔，碧波万顷，景色四季皆宜，而
静谧秋夜的洱海月色更加醉人，格外
温馨，又大又圆又亮，世上少见。站在
洱海岸边看久了，便幻觉月色下的夜
空皎洁清朗，恬静柔和，再看圆月，好
似一个挂在天上，一个浮在水面。每
当金风送爽，明月高悬，广袤的湖面上
碧波涌动，玉盘滚珠般灵动。每当冬
季雪后，大地银装素裹，冬雪掩映下的
洱海，更是楚楚动人，冰清玉洁一般。
乘坐飞机往下看这一美景，洱海宛如
一弯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
坝子之间，更是醉人，令我羡慕而陶
醉。若是漫步在洱海沙滩上，迷醉在
亮晶晶的月色和光闪闪的波浪中，让
心绪系在月光里，在湖面上轻轻地、悠
悠地飘荡，飘进时聚时散的云端，飘进
白雪皑皑的苍山；让思绪随着那朦朦
胧胧的变幻莫测的月光，自由自在、随
心所欲地驰骋飞扬，抒发豪情，心情觉
得更加陶然。

苍山含笑迎宾客，洱海起舞入画
图；云水往事不会留影，风花雪月自然
有情。洱海八景奇观，永远驻留大理，
是美，是爱，是诗，是画，是温馨，是激
情，更是永不更改的忠贞与守望。

洱 海 八 景 陶 然 醉

□ 姚静

铁线莲是草质藤本植物，它是一棵
藤状的草。它的藤子又细又硬像铁线
一般缠缠绕绕，四处攀缘，其花似莲，故
得名铁线莲。我很少见到有人家栽种
此花，想来是因其枝藤蔓延，颇占空间
之故吧。

一个春日，我在一家店铺的墙边看
到一棵铁线莲。那家店铺位于街道端
头，临过道的墙根下有一溜儿狭长的泥
地，被店铺主人细致地翻挖出来，并在
边沿垒上砖块，硬生生砌出一个花台
来。想来店铺主人是极爱栽花种草的，
在到处是水泥地面的城区，这一溜儿狭
长泥地一定让他如获至宝。花台里种
了一棵铁线莲，主人用竹竿靠墙搭了支
架，任其攀爬生长。那一棵铁线莲也似
感知到了主人的情意，开了半墙的花，
藤青叶绿，花朵嫣然，煞是好看。我每
次路过，都会驻足欣赏片刻。那是一棵
单瓣铁线莲，六个紫粉色的萼片徐徐展
开，中间一团丝状的蕊，开得简洁大方，
毫不扭捏。铁线莲的花是没有花瓣的，
它引人注目的观赏部分不是花瓣，是瓣

化了的萼片，也叫萼瓣。很多人不解，
它分明就是一朵美丽的花呀。铁线莲
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花瓣，但它的萼
瓣有着和花瓣一样美丽的色彩和形状，
和花朵别无二致。

半墙铁线莲开在街道旁边，紫粉的
花色有些清冷，宛如晾晒在月光下的绢
纱，温柔静谧。在人来人往的街道旁
边，那一墙繁花，让我的心情从容平和，
驻足花前是我忙里偷闲的片刻。我感
谢店铺主人，是他把春光扶上了墙，为
往来行人编织了一墙绮丽的梦。相信
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把铁线莲的美丽装
进心里带走了。

我想店铺主人在生意闲暇时，一定
会踱步花前，静静欣赏自己种下的半墙
繁花吧。那方寸花台是他在闹市中辟
出的一隅净土，是他在喧嚷中隔绝出的
一方清宁。那一棵铁线莲一定寄托了
他许多无法言说的心思与梦想吧。他
守着一方店铺谋生，也守着一棵铁线莲
开开落落度日，人与花相伴，多么好！
他给花儿松土浇水，花儿予他半墙芳华
解乏忘忧。他会获得片刻的松弛吧？
他不只是那半墙繁花的主人，他们更是

知己，人惜花美，花解人意。一朵朵盛
开的铁线莲会像一只只小手，伸出来抚
平他心底的褶皱吧。

有一天，我又路过那家店铺，和往
常一样，我驻足在那一棵铁线莲前。我
发现一侧的空白墙面上贴了几张纸，细
细一看，那是监控视频里的截图：一个
面目模糊的大妈，正在伸手采摘铁线
莲。我抬头一看，原来拐角处的墙头有
一个监控摄像头，想来主人的初衷是看
护店铺安全，谁想却拍到了一个偷偷摘
花的大妈呢。截图旁边有两行手写的
字：花都要被你摘光了，请给自己留点
体面。字里行间藏着显然的愤懑。那
几张照片经过模糊处理，并不清晰，如
我这般的路人根本看不清楚摘花者是
谁，但是摘花者本人，她自然会一眼认
出自己。这算是一个温和的警告，至少
能约束住她伸向铁线莲的手吧？

铁线莲是一首长诗，醮着清风写了
一句又一句，慢慢铺满墙壁，徐徐吐放
清韵。它的卷须认真缠绕着一切可以
缠绕的东西，它知道那是支撑它站立起
来的依靠。店铺主人应该是每天都关
注着它的，看它发芽、抽枝、长叶、蓄蕾，

然后第一朵花开放，又有两朵花、三朵
花……陆续开放。它生长变化的每一
个瞬间都落在店铺主人的眼睛里。白
色的墙壁隐去了，躲在了紫粉色的萼片
后面。店铺主人极耐心地等待着，喜悦
在心里一点点积攒漫溢。不像我们路
人，初见那半墙花朵只是惊讶：“呀，铁
线莲开了。”这是养花人和赏花人的不
同，路人缺失了等待一朵铁线莲开花的
过程，日复一日累积的点滴欢喜，自然
不能够感知。

铁线莲不愧是“藤本皇后”，它细长
坚韧的藤蔓慢慢攀爬，能爬成一面花
墙，能牵出一座花架。它有条不紊地按
着自己的节奏生长，开出的每一朵花看
上去相似又不同，一根根细藤，是它柔
而不弱的风骨。

没 有 花 瓣 的 铁 线 莲

拍摄时间：10月17日 拍摄地点：巍山县大仓镇小三家村 作者：陆向荣

乡村休闲时光

□ 母锡鹏

留心历史的云南人可能会发现这样
一个现象：只要询问身边人或世代居住在
大理的汉族人的祖籍时，几乎所有人都会
回答“来自南京应天府”，有的甚至会十分
具体地说“柳树湾”或“高石坎”（又称“石
门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
几乎遍及云南各地的汉族群众会如此不
约而同地声称其祖籍是“南京应天府”？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明朝在云南建立
的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谈起。

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十六年（公元
1383年），明军平定滇西后，傅友德向朱
元璋奏请在云南设立卫所。在云南设立
的卫所，基本上是按照“府卫相参”的原
则进行设置，即在地方政府的治所驻地
设置卫，在府下各州县设置千户所或百
户所。卫所的士兵大都从内地来，但绝
非全部来自应天府一地，安徽、江西、江
苏、两湖、两广的都有，人们只记住了出
发之地，所以只能理解为派往云南的军
队是从“柳树湾”集中后向云南进发的。
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为了解决
镇守军队的粮食需求，留守云南的征南
右副将军沐英奏请实行军屯。得到了朝
廷的批准后，沐英便开始在已建立卫所
的基础上推进军屯制度（随后又实行了
民屯和商屯）。军屯部队主要分布在坝
区交通沿线，大理州的祥云、鹤庆、永平
较为突出。著名学者张锡禄撰文说：“以
首任长官的姓氏命地名，如鹤庆长官姓
辛叫辛屯，长官姓赵叫赵屯，长官姓母叫
母屯。”笔者的家乡是军屯地之一，祖先
来自湖广省长沙县。

在大理州的12个县市中，鹤庆屯田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据明万历《云南
通志·兵食志》载：“鹤庆府治北，屯田

24769亩余。每军受田 50亩为一份，给
耕牛、农具，教植树。”照此算来，这
24769亩田地上应该有军户近500户，再
按明代在边境地区“三分守城，七分屯
种”的编制算，在鹤庆的驻军全部约有
350户，以每户 5人计，在鹤庆的军户人
口有1700人左右。这些军户，有的从内
地携来家眷，有的在当地娶妻生子。有
兄弟从军和叔侄从军的现象，如郜姓为
叔侄从军，叔叔驻屯湾堡村，侄子驻屯
赵屯村。这些军户的长官，因军功分封
成最小的爵位，称“百户长”，管辖士兵和
周围群众，向他们征收赋税、徭役。屯田
形成的村落，就是今天鹤庆坝区俗称

“屯”的村子，这也是鹤庆“逢屯必汉”的
历史原因。

卫所和屯田制度的建立，使云南的
民族成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客民多，夷
渐少”，汉族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当地的少
数民族。这些屯军、屯田的江南人，有的
带家属驻扎戍地，有的与当地人通婚，几
代之后就只能说自己的祖籍是“应天府
柳树湾”了。“柳树湾”到底在南京的什么
地方呢？经多方考证的结果是：“柳树
湾”位于南京明故宫东南角，具体位置在
当年的太医院与兵马司之间，今天的蓝
旗街、御道街一带，曾是明军集训和比武
的大校场，也是征滇部队从南京出发的
第一站。因此，“南京柳树湾”和“高石
坎”是云南人说不完的话题，也是云南人
心中的牵挂。

“应天府柳树湾”是云南人追根寻祖
的精神寄托，无论当时是来云南屯军还
是屯田的应天府人，他们在云南与各少
数民族和睦相处，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儒家文化思想，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生儿育女并扎下了根，对云南的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闲话“南京应天府柳树湾”

□ 高文 文／图

在剑川，有一种香，从土墙灰瓦的四
合院飘出，氤氲着古城的烟火，漫过木制
的茶桌，最终稳稳地落在每一个剑川人
的味觉记忆里。作为当地传承已久的特
色美食，剑川酥饼从来就不是一款普通
的点心，从清晨就着热茶咬开半块酥饼
的松弛，到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拎上两
盒的温暖，再到婚丧嫁娶时摆上桌的体
面，剑川人将生活的温情都藏在了那一
个个层层叠叠的酥脆里，细腻而绵长。

秋日的早晨，踩着露迹未干的砂石
板，走在古城的老街，柔和的阳光洒在街
边老旧的门楼上，雕花的木雕纹样中透
出了一股经年沉淀的古意。一路向着老
街深处走去，我想在这个季节，走近老街
的人们，一半心思是为了一睹这座百年
古城的旧时光，另一半，大约便是冲着这
一缕酥香来的。

在剑川古城的老院里，藏着几家传
承了上百年的老字号酥饼店，没有花哨
的招牌，只靠飘出的一缕酥香就勾住了
剑川人的味蕾。在一股酥香中，我走进
了一座百年古宅，院落主人老杨制作酥
饼已经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了，是剑川酥
饼制作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他的院里总
是排着长队。天刚蒙蒙亮，老杨师傅的
手就已经在浸透油脂的案板上忙活开
了，那烂熟于心的几十道工序，每一道都
成了他生活中最暖心的一笔。

剑川酥饼流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至
今依旧延续纯手工制作。其原料均采自
剑川本地的田间、山野，制作时要经过揉、
捏、擀、合等工序，一系列的动作必须一气
呵成。然后用特制的器具：酥饼上剑川木
匠手工雕刻的印花小章，大月饼夹花的小
铁夹，拓图案的木拓子……点红是酥饼入
炉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动人的一个
细节。点红的形状像方形的印章，寓意做
人要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匠人们在制作
过程中将自己的情感和故事融入其中，使
得每一块酥饼都充满了生命力和温度。
最后将生饼放进直径约80厘米的平底铁
锅中，上下生炭火慢慢烤制。烤制时，极

其考验手艺人对火候的把握，才能成就美
轮美奂的剑川酥饼。

阳光在四合院的天井中缓缓移动，
暖红的铁皮炉中不时传出“嗞啦”“嗞啦”
的轻响，混着麦香与油脂的香气，将整个
院子浸得软乎乎的。刚出炉的酥饼表皮
金黄，轻轻一碰，那表面的芝麻粒就簌簌
往下掉。以前，老一辈剑川人吃饼总习
惯先摊开手心托着，咬第一口的时候稍
仰着头，生怕细碎的芝麻和酥皮落在衣
襟上。饼皮的层次薄得像蝉翼，一层叠
着一层在舌尖散开，满嘴都是馥郁的香
味。记得小时候，总爱站在炭火炉边等
待新饼的出炉，揭开炉火接过滚烫酥饼
的那一刻，迫不及待地就着穿过天井的
秋风咬上一口，那滋味的满足感，至今仍
是无以言表。

刚出炉的酥饼会摊在院中笸箩中等
待冷却，午后的阳光斜斜地落进笸箩里，
给每块酥饼都镀上一层柔光。周正的万
卷酥、温润的小月饼、玲珑的燕窝酥、松
软的小白饼在流动的微风中舒展出自己
的模样，一院子的酥香就这样悄悄地
坠落进人间。

一地的风土人情，往往就藏在那些
传统特色美食里。我在酥香中沉醉了10
多分钟，听完老杨讲的这些故事，我才将
一个刚放凉的白饼捧进手心。指尖触及
的瞬间，便能感知其外酥里嫩的质感，只
见素白的饼面点缀着深绿的茶叶与焦香
的芝麻，轻轻一掰，那层层叠叠的饼皮犹
如绽放的花瓣，包裹着温润的馅料。一
口咬下去的瞬间“咔嚓”作响，酥脆的渣
子轻轻落在手心，没有多余的甜腻，却越
嚼越香。当我吃完手中最后一口酥饼，
舔了舔指尖残留的饼屑，此时阳光也爬
上了四合院的屋脊，小院堂屋的雕花格
子门也亮堂了许多，一砖一瓦里的故事，
仿佛也随着这一缕酥香愈发深邃。

一口酥饼，装了几代人的烟火，酥香
了半座古城，也稳稳装下了剑川人最朴
素的乡愁：日子就像这块酥饼，层层叠叠
的都用了心，咬开的那一刻才是最踏实
的满口酥香。我走出小院的那一刻，那
酥香便深深地烙进了记忆里。

一口酥饼半城香


